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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晚清女性紅樓接受的主要表現形式爲題詠，由此所展示

的種種生活 ／社會 ／情感 ／文學形態的表現，似乎是强化 ／放大

了《紅樓夢》的言情 ／虚幻元素、乃至頽廢 ／誨淫元素所致，或許

折射出一種中國式的舊時代世紀末情緒，而其間亦不免醖釀

著某種新時代創世紀的潛在意藴。晚清女性社會形態從傳統

閨閣文化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甚或青樓化的支流。這麽一

個趨向，其實也是當時《紅樓夢》接受文化的發展大勢。上海

青樓文化的現代性演進，主要的標識，就是攙入了大量的

《紅樓夢》元素，文士冶游典雅化與紅樓題詠青樓化互爲發

明。由此也反映了晚清女性生活形態，逐漸趨向於社會化、

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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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由筆者向臺灣“國科會”所申請 ２０１２ 年度學術休假出國研究計畫《晚清
女詩人題紅詩研究》（補助編號：１０１ ２９１８ Ｉ ００８ ００７）改寫而成。該計畫的進
行及完成，得到加拿大温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ＵＢＣ）亞洲研究學系的施吉瑞教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ｅｒｒｙ 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鼎力支持，借此機會，向施吉瑞教授表示衷心感謝。并
由衷感激三位匿名審查專家精闢且中肯的批評意見。



引　 　 言

晚清女性紅樓接受以題詠爲主要表徵，〔１〕有兩個較爲鮮明

的發展態勢：一方面在傳統閨閣文化範疇内，紅樓題詠創作强

化 ／放大了《紅樓夢》的言情 ／虚幻元素、乃至頽廢 ／誨淫元素，在

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一種中國式的舊時代世紀末情緒，而其間

亦不免醖釀著某種新時代創世紀的潛在意藴。另一方面，伴隨

著近代社會都市化的發展，晚清女性社會形態從傳統閨閣文化

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甚或青樓化的支流。這麽一個趨向，其實

也是當時《紅樓夢》接受文化———包括（男性）主流社會的紅樓

接受文化的發展大勢，女性紅樓接受的發展難以免俗，呈現爲女

性創作形態的變化、《紅樓夢》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影響）、

文士冶游典雅化與紅樓題詠青樓化的互動、紅樓題詠傳播渠道

與方式的多樣化及現代化等現象。由此也反映了晚清女性世界

的生活形態，由局囿於家庭 ／家族，而逐漸趨向於社會化、世

俗化。

一、 晚清女性創作形態的變化

一般來説，晚清的時間界定爲 １８４０ 年（第一次鴉片戰争）

至 １９１２ 年（中華民國建立）。目前所知的晚清題詠《紅樓夢》的

閨閣詩人，有季蘭韵（１７９３—１８４８）、張問端、吴藻（１７９９—

１８６２）、錢守璞（１８０１—１８６９）、沈善寶（１８０８—１８６２）、曹老夫人

（１８１８—？）、鄭蘭孫（１８１９—１８６１）、范淑（１８２１—１８４６）、孫采芙

（１８２５—１８８１）、胡慧珠、胡瑞珠、趙智珠、汪淑娟、張秀端、周綺、

江瑛、王猗琴、王素琴、莫惟賢、扈斯哈裏氏（１８４８—？）、胡壽萱、

姜雲裳、謝桐仙、徐畹蘭（１８６２—１９１２）、王阿玖（１８７４—１８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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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蕙生、葛蘭生、李■、漱玉女史、劉玉華、徐蕙、王淑仙、王紉佩、

徐鬟仙等。〔２〕這些閨閣詩人大多經歷了兩次鴉片戰争之外患、

太平天國之内亂乃至辛亥革命，以及思想文化上西風東漸的過

程，正是中國歷史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這

時期的女性文化及文學發展進程也經受這一時代轉型的深刻影

響，在閨閣詩人的生活、交游活動，以及創作形態等諸多方面體

現出令人矚目的發展變化。

晚清閨閣詩人的紅樓題詠創作生活，大都仍屬於傳統形態，

如吴藻、沈善寶等人的有感而發，張問端與女兒丁采芝、孫采芙

及其族人、季蘭韵與友人的紅樓題詠唱和等等，然而，也有一些

閨閣詩人的紅樓題詠活動，開始突破傳統閨闈創作形態的局限

而走向更爲廣闊的場域空間。

吴門才女葛蕙生、葛蘭生姐妹的紅樓題詠，跟上海聞人，也

是《紅樓夢》迷的鄒弢（１８５０—１９３０）密切相關。鄒弢，字翰飛，

號瀟湘館侍者、司香舊尉、瘦鶴詞人，多才亦多情，頗有才子慕佳

人的名士遺風，曾編撰旨在爲申江青樓女子立傳的《春江花史》

以及反映上海租界民情風俗（包括租界妓院）的《春江燈市

録》，〔３〕還以青樓女子蘇韵蘭爲本事著《斷腸碑》（一名《海上塵

天影》）六十回。在這些著作中，不時可見《紅樓夢》的痕迹與影

子。其筆記小説《三借廬筆談》亦多有關涉《紅樓夢》的記述，其

中便記録自己癡迷《紅樓夢》的情狀：

《石頭記》一書，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閲一回，便

多一種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覺甘爲情死矣。余十四歲時，

從友處借閲數卷，以爲佳；數月後，鄉居課暇，孤寂無聊，復

借閲之，漸知妙；迨閲竟復閲，益手不能釋。自後心追意仿，

淚與情多，至願爲瀟湘館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癡，

而余不能自解也。〔４〕

爲此，鄒弢於 １８７９ 年繪《瀟湘侍立圖》，廣徵題詠，一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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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申報》詩詞唱和的熱點。〔５〕其至友姚芷芳（？—１８６４，别署賦

秋生）倚《沁園春》爲之題詠，有“積夢成癡，因癡入夢，幻出荒

唐。……看瑶台入侍，郎真傅粉，冰銜暗指，尉是司香”等句；〔６〕

程祉祥題詠四絶，其二云：“夢裏音容憶昔時，披圖差足慰相思。

顰卿究係操何術？竟把男兒作侍兒。”〔７〕俞達（？—１８８４）則題

曰：“妃子情深仔細看，紅樓一夢現優曇。區區供養尋常事，不

侍妝台總不甘。”〔８〕這些題詠，都應扣了鄒弢癡迷紅樓的本事及

其别署“瀟湘館侍者”、“司香舊尉”之意。作爲鄒弢的弟子，葛

蕙生亦有題詠之作《念奴嬌·題〈瀟湘侍立圖〉》：

紅塵小謫，恨今生誤了玉京仙宇。回首紅樓當日夢，勾

起柔情千縷。汲水澆花，添香撥火，十二釵曾聚。萬竿修

竹，瀟湘風景如許。　 　 我亦惋惜顰卿，葬花詩句，血淚拚

紅雨。名士多愁工寄托，拼爲佳人辛苦。癡憶茫茫，空花草

草，且自調鸚鵡。問誰相與，回腸轉出悽楚。〔９〕

該詞將題《瀟湘侍立圖》、詠《紅樓夢》、抒自我胸懷三者融爲一

體，意藴深刻，情思隽永，文辭優美，當不可視爲僅是應景之作。

葛蕙生，字珊玉，號瘦紅女史，著有《瘦紅館詩稿》，曾作《贈

别》詩致鄒弢云：

細參宫羽訂雙聲，牛耳騷壇此主盟。白石詞仙偏善恨，

青衫名士總多情。風流并授閨中業，著作争傳海内名。僥

倖臨岐還請見，紫藤花下拜先生。〔１０〕

顯見對鄒弢的尊崇之意。鄒弢癡迷紅樓，顯然也影響到其弟子，

除了上述詞作，葛蕙生《秋夜閨感》亦有云：

怕作紅樓夢，眠來總不安。簫聲凉夜月，燈影翦秋寒。

酒重愁千迭，天高月一凡。鄰家諸姊妹，笑語正臚歡。〔１１〕

葛蕙生的妹妹蘭生，字珂玉，亦爲鄒弢弟子，著有《問花樓

稿》，雖未正式參與題詠《瀟湘侍立圖》，却也有二詩藴含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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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有來生未了因，今生莫漫誤君身。相期勞力秋風裏，

休憶紅閨薄幸人。文鴛已逐鳳凰飛，何事重將舊事提？留

得相思勝相見，大家彩筆寫無題。（葛蘭生《寄鄒弢》）

癡絶瀟湘竟當真，多情肯褻讀書身。題詩笑倩磨香墨，

也做門生侍立人。（葛蘭生《調鄒弢》）〔１２〕

由此可説，“癡”儼然是鄒弢紅樓接受詞典中的關鍵字。鄒

弢在給另一才女王淑娟的二首題詠紅樓詩《讀〈紅樓夢〉率成二

律柬王淑娟（素媗）》亦作如此表述：

長恨綿綿總不磨，姻緣木石已蹉跎。玉堂金馬繁華夢，

衰草枯楊《好了歌》。薄命女兒全福少，癡情姊妹斷腸多。

思量未必相干我，何事涔涔淚欲波。（其一）

已將好夢破情關，細寫孤悲見一斑。最易迷人虚幻境，

全無著迹大荒山。但求解脱灰能化，拌得辛酸淚要還。讀

罷知君癡絶處，補天未必石真頑。（其二）〔１３〕

師生之間、才子佳人之間的互動，固然還是傳統的形態，但

運用報刊廣徵題詠，顯然已是現代性的手段，其影響與效果當會

更爲顯著。换言之，這次《瀟湘侍立圖》題詠活動，實質是借助

題詠《瀟湘侍立圖》來題詠《紅樓夢》，是傳統題詠及唱和形式的

一次頗具現代性意義的呈現，其現代性的因素，體現爲運用現代

傳媒方式在更廣闊的場域時空範圍得以强化效果，擴大影響。

如果説，葛蕙生參與題詠《瀟湘侍立圖》是在傳統基礎上的

突破，那麽，番禺閨閣詩人張秀端所參加由鹺商組織的詩社題詠

紅樓競賽，則是具有更爲廣泛且兼具商業操作的社會活動性質。

張秀端，字蘭士，番禺名士張維屏（１７８０—１８５９）女，監生錢

君彦妻，工詩詞，善寫花卉，著有《香雪巢詞鈔》、《碧梧樓詩詞

鈔》。清乾隆二十二年的“獨口通商”政策，廣州（番禺）成爲唯

一對外通商口岸，致使廣州得以快速發展。〔１４〕張秀端生活的清

道咸年間，廣州的社會經濟已相當發達，鴉片戰争後，廣州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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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１５〕都市商業化的風氣愈盛。縣誌

載稱：

秦漢以來，號爲都會，俗雜五方，海舶貿易，商賈輻輳，

寖不逮古……今論廣州之風俗，則曰：民俗奢華，士風

騰茂。〔１６〕

社會崇尚文化的風氣甚盛，不僅文士喜結社唱和，女子也多

識詩文：

廣州南園詩社，始自明初五先生；越山詩社，始自王光

禄，漸逵倫祭酒以訓；浮邱詩社，始自郭光禄棐、王光禄學

會；訶林詩社，始自陳宗伯子壯，又復修南園舊社，與廣州名

流十有二人唱和。葉春及稱東廣好辭，■紳先生解組歸，不

問家人生産，惟賦詩修歲時之會，粤人故多高致。〔１７〕

粤中士大夫家壼教（引者按：即閫教、女教）最修。宋

時，南海梁觀國撰《壼教》十五卷，授其女弟爲師，使訓閭巷

童女以守禮法。女子多知書，能文詞，雖小家兒女亦識字，

能讀歌曲本，然其俗尚氣矜，往往厲奇節至於過中。〔１８〕

更有意思的是，廣州社會各階層的賽詩鬥歌蔚爲風尚，《番

禺縣誌》多有記載：

粤中文會極盛，鄉村俱有社學，文會既集，社學中大小

俱至。勝衣搦管，必率以至，不敢規避，令最嚴，毋敢假借

者。卷用紅絲欄爲式，卷面編千字文號，隱其姓名，别注小

册，分書其號别藏弆，不使閲卷者知也。主會者具贄謁閲卷

者，贄輕重視卷多少。閲定甲乙，各署卷尾，私印鈐發。主

會者受之，然後出小册比對，注明列前者俱有銀帛之賚，謂

之謝教。〔１９〕

國朝康熙間，梁無技輩於詩社中有名而開社得詩，亦屬

詩人論次，有宋人月泉吟社之遺風，爲題標於通衢，於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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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卷。投卷者隱其姓名，如所稱羅公福之類，非真名也。名

列前者，賚金帛，次之古玩，筆墨有差。〔２０〕

試歌主人具禮幣聘善歌者，爲主試正副二人，鼓樂導引

盛宴之送歌臺。臺高數尺，主試登臺垂簾坐。獻歌者投卷，

自署姓名，歌某曲。卷齊，以次注明於册。臺下聚看者如堵

牆。敘先後唱名梯而上，坐簾外歌，簾内懸大沙金。主試者

對所納卷諦聽之，歌至某句某字佳，密圈點之；誤，則抹；抹，

則落其卷而金鳴。歌者詘然，赧而下。其所取者，榜而覆

之。此初場也。自是而二場而三場，較課至極精，乃加總

評，分甲乙。然擅高技者，初場輒不至，以濫竽者多，不足爲

儕伍也。二三場始納卷，一鳴而萬喑，直奪狀頭，往往如此。

場畢榜定，花酒鼓樂送之歸。賀者盈門，賓客雲集，大啓筵

席召梨園。〔２１〕

粤俗好歌，凡有吉慶必唱歌爲樂，以不露題中一字，語

多雙關而中有掛折者爲善……嘗有歌試以第高下，高者受

上賞，號爲歌伯。其歌之長調者，名曰《摸魚歌》。或婦人

歲時聚會，則使瞽師唱之，如元人彈詞曰某記……其短調蹋

歌者，不用絃索，往往引物連類，委曲譬喻，如《子夜》、《竹

枝》體，天機所觸自然合韵。兒童所唱以嬉則曰山歌，亦曰

歌仔，似詩餘，音調雖細碎，亦多妍麗之句。〔２２〕

張秀端參與的題詠紅樓競賽，正是這樣一種社會風氣背景

下的産物：

莆田吴氏，粤之鹺商也，大開詩社以《紅樓夢》事分得

四題，各以七律詠之。卷以萬計，糊名易書，延番禺洪日厓

孝廉（應晃）評閲，如鄉會試之例。取得黄星洲學博等百人

各酬以縑帛珍玩。先是番禺女史張蘭士卷已録第一，及開

榜，主人以爲女子壓卷恐招物議，遂以黄卷易之。其實黄詩

本不及張也，亟爲録之。〔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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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個事件本身，多處顯示著新舊時代糾結的

痕迹：莆田吴氏以外來鹺商的身份在番禺大開詩社主辦賽詩

會，勝者酬以縑帛珍玩，頗有現代社會商業操作的意味；而結社

題詠，糊名易書，循鄉會試之例，却又頗具因襲傳統之風，“以爲

女子壓卷恐招物議”，更見因循守舊之習。儘管如此，張秀端在

這樣一個大規模的社會性活動中抛頭露面，多少也透見了當時

社會日趨現代性發展的事實。

以作品影響的現代意義來看，乾嘉年間浙江仁和才女孫蓀

意（字苕玉，１７８３—？）的紅樓題詠似乎更具超逾性———與日本

文人異時遥距唱和。據鄒弢《三借廬筆談》卷 １１ 介紹，孫蓀意

生長於一個十分傳統的書香家庭，其父孫秋水爲飽學詩書之士，

兄雲壑、從姊雲鳳皆能詩。孫蓀意自小聰慧，八歲即嫻吟詠，未

笄而文采斐然，著有《貽硯齋詩稿》四卷，《衍波詞》二卷，所適同

邑錢清鎮陳穎樓，亦風雅之士；孫蓀意常與閨友唱和，聞者無不

稱艷，其紅樓題詠之作爲《賀新凉·題〈紅樓夢〉傳奇》：

情到深於此。竟甘心、爲他腸斷，爲他身死。夢醒紅樓

人不見，簾影摇風驚起。漫贏得、新愁如水。爲有前身因果

在，拌今生滴盡相思淚。憑唤取，顰兒字。　 　 瀟湘館外春

餘幾。襯苔痕、殘英一片，斷紅零紫。飄泊東風憐薄命，多

少惜花心事。携鴉嘴爲花探瘞。歸去瑶台塵境杳，又争知

此恨能消未？怕依舊，鎖蛾翠。〔２４〕

這首《賀新凉·題〈紅樓夢〉傳奇》面世後，想必不乏唱和

者，尤其具有傳奇性的是該詞傳到日本，近百年後獲日本紅學奠

基人森槐南（１８６３—１９１１）青睞，〔２５〕特作詞《賀新凉·讀〈紅樓

夢〉用孫苕玉女史韵》和之：

情者癡如此，最傷心、迷花蝶化，吐絲蠶死。猶記屏山

眉黛蹙，懶把嬌鬟攏起。空繪了、盈盈秋水。夢見分明醒恍

惚，只風前湘竹吹斑淚。將影寫，個人字。　 　 今生受盡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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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幾。算知心、鸚哥雪白，侍兒鵑紫。氳薄難翻前定數，通

道人間世事。離不脱、玉埋香瘞。悔煞前盟聯木石，便靈河

岸上相逢未。誰長養，恨芽翠。〔２６〕

森槐南此詞不僅用孫蓀意原韵，情感指向以及文意脉絡亦

能亦步亦趨，“情到深於此，竟甘心，爲他腸斷，爲他身死”與“情

者癡如此，最傷心，迷花蝶化，吐絲蠶死”；“歸去瑶台塵境杳，又

争知此恨能消未”與“悔煞前盟聯木石，便靈河岸上相逢未”等，

更似乎構成與孫蓀意隔空異時唱和的互動關係。由此可見，孫

蓀意的紅樓題詠不僅在空間上走出閨閣進入（男性）主流社會，

乃至超越國境進入海外漢文化圈，還借助海外文士的唱和，在時

間上將女性紅樓題詠的精神承襲到晚清，昭示著晚清女性紅樓

題詠現代演進的一個另類徵象。

二、 紅樓接受之都市化及青樓化

如前所敘，晚清是中國歷史由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

關鍵時期，這時期的女性文化及文學發展進程也經受這一時代

轉型的深刻影響。因而，我們對晚清女性紅樓接受的考察，不能

局囿於傳統閨閣詩人的題詠創作這一現象本身，還須注目於與

此現象相關的，能體現這一時代轉型的更爲廣闊的時空場域。

而這樣一個最值得關注的場域便是上海。

晚清，尤其是清末民初，《紅樓夢》接受文化的重鎮無疑也

就是上海。其時的上海，鴉片戰争後辟爲通商口岸，地理位置的

便利使其迅速成爲中外商業貿易中心，從而成爲中國最具現代

發展勢態的城市，其文化的表現，也是最具現代轉型變化的表

徵。近年來不少學者從不同方面對此進行了研究探討，如吕文

翠即著書從不同角度闡述，１９ 世紀 ４０ 年代末葉至 ２０ 世紀初年

上海文化圈種種文學形式、文化形態及城市想像的流轉變異，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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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完整地呈現了 １９ 世紀中國上海的文學與文化之艷異與豐富

性，以文字描繪出市民生活、通俗文化、傳播媒體之間的重要互

動和互相影響。〔２７〕黄益軍與魏向東撰文，從 １８７２ 年至 １９１１ 年

的《申報》中鈎稽出反映晚清上海城市娱樂的資料，據此將上海

人的娱樂文化生活特徵歸結爲俗尚奢靡、追新慕異、中西雜糅三

個方面，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和影響，從社會生活層面探索了中

國城市近代化歷程。〔２８〕近人王書奴著《中國倡妓史》，則强調上

海青樓文化的繁盛得益於上海城市現代性的發展：

上海青樓之盛，甲於天下。十里洋場，釵光鬢影，幾如

過江之鯽。每逢國家有變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於從

前。貴游牽客之徵逐於烟花場中者，肩摩轂擊。一歲所費

金錢，殆難數計。自道光二十二年末與外人通商之先，上海

僅海濱彈丸小邑。一八二四年後，其倡妓事業與工商業有

駢進之勢。〔２９〕

上海城市這些發展特徵，與其間文人社會畸形之形成及演

變的背景密切相關。鴉片戰争以來，江南屢遭戰火蹂躪，“東南

半壁，無一片乾净土”，但上海却是“繁華遠逾昔日”，主要原因

之一則是“諸名士避地至此，來作寓公，賭酒論詩，幾忘兵

燹”，〔３０〕以致“和議既定，海禁大開，劫火重圓，游踪更盛”。〔３１〕

從城市文化建構的角度看，現代城市文化的發展演進乃至

繁榮興盛，媒體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而媒體操縱者又無疑是至

關重要的角色。李歐梵曾精闢指出，美國建國時代的報紙撰稿

人都是第一流的名人，而晚清辦報撰文的大部分是不受重視的

“半吊子”文人，但恰恰是他們完成了晚清現代性的初步想

像。〔３２〕上海洋場才子確實大多是在傳統科場仕途失意，却在都

市世俗社會甚爲活躍的“半吊子”文人。所謂的“半吊子”，還體

現爲他們既有深厚傳統國學文化基礎，又有豐富現代城市生活

體驗，乃至西方現代文明學養。因此他們辦報撰文，是固守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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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雅和追求現代時尚的雙重性表現，他們的現代性想像，也只能

是“半吊子”程度的想像（故曰“初步想像”）。有學者指出，晚

清、民國初期的上海小報并不全是爲了迎合市民的願望，其中很

大一部分因素還在於舊文人喜好風雅的情趣，其品評青樓女子

的規則，不僅注重女性的容色，而且深入到情性、氣質等方面，把

不可言傳的神韵之美，看作是女性美的極致，也是詩文的最高境

界。他們强調欣賞女性美與感受文學藝術之美，同市儈式的狎

妓心理有著天壤之别。但是，小報最終還是從最初自作多情的

風雅宣導者，漸漸轉换爲世俗的認同者；從城市風習的觀賞者，

演變爲城市世俗的製造者；反過來又影響和改變著讀者的閲讀

興味，然後共同營造出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３３〕

當時上海的報刊雜誌所載最具傳統性的詩詞，多詮釋滬地

風俗、描繪滬城美景，却也往往與青樓冶游文化融匯，〔３４〕王韜

（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室名玉魫生樓）的筆記小説多有記述：

洋涇浜爲西人通商總集，其間巨橋峻關，華樓彩輅，天

魔睹艷，海馬揚塵，琪花弄妍，翠鳥啼暮，以及假手製造之

具，悦耳藥曼之音，淫思巧構，靡物不奇。雖窮極奢欲，暴殄

已甚，而文人雅士來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談屑、拾詩料。

邇來《竹枝》、《柳枝》之詞，述者甚多。〔３５〕

邇來洋涇一隅地，每值新年，尤爲熱鬧。游女如雲，備

極妖艷；釧聲釵影，盡態極妍……而秦樓楚館中人，此風尤

盛一時，裙屐美少年隨行逐隊於脂香粉澤之間，相與品花評

柳，以資笑謔，間有唐突，了不爲怪。或有洋涇新年，《竹枝

詞》紀其盛。〔３６〕

滬上詞場，至今日而極盛矣。四馬路中，幾於鱗次而櫛

比，一場中集者至十數人，手口并奏，更唱迭歌，音調鏗鏘，

驚座聒耳。至於容色之妍冶，衣服之麗都，各擅其長，并皆

佳妙。然較諸前時，風斯下矣。〔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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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妓女，自古以來便是青樓文化的共生體：“從來才

士，慣作冶游；未有佳人，不逢真賞。”〔３８〕到晚清更平添了幾分紅

樓色彩：“我爲黄浦江頭客，卿是《紅樓夢》裏人。”〔３９〕由來已久

的文人與妓女於文酒雅會的詩詞唱和，〔４０〕借助報刊雜誌得到如

虎添翼的表現（見前述）。這些文人與妓女的詩詞唱和，固然顯

示了“喜與文人學士游，情詞婉雅，韵致幽嫻，有飛鳥依人之

態”，“喜與文士談詩，竟晷不倦”，“性愛文人才士，雖竟日流連

不倦”，“性愛文人，而情一往而深者也”的傳統才子佳人模

式，〔４１〕但也終究不免糾纏著自命風雅的士大夫冶游心態，與媒

體娱樂業某種程度的共謀關係，從而呈現出江南文人轉型爲近

代上海“洋場才子”的特徵。〔４２〕

近代上海城市繁華最爲外在的表現之一就是青樓文化的

昌盛：

滬上爲繁華淵藪。城外環馬場一帶，傑閣層樓，連甍接

棟，莫不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每至夕照將沉，晚

妝甫罷，車流水，馬游龍，以遨游乎申園、西園之間。逮乎燈

火星繁，笙歌雷沸，酒肴濃於霧沛，麝蘭溢而香霏。當斯時

也，其樂何極。於中綺羅結隊，粉黛成雲，莫不盡態極妍，逞

嬌鬥媚，皆自以爲姿堪絶世，笑可傾城。蓋僂指計之，其拔

艷幟而飲芳名者，固不知其凡幾矣。〔４３〕

上海城市文化的現代性發展，恰是與青樓文化的現代性演

進密切相關，李歐梵即指出：

上海是當時現代文化最爲眼花繚亂的所在。如果我們

審視當時晚清的通俗小説，只要牽涉到維新和現代的問題，

幾乎每本小説的背景中都有上海。而上海的所謂時空性就

是四馬路、書院加妓院。〔４４〕

而上海青樓文化的現代性演進，主要的一個標識，就是攙入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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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紅樓夢》元素，上海青樓妓女閲讀演繹《紅樓夢》蔚然成

風，并且常將《紅樓夢》中的人名冠於己身；在上海青樓盛行的

花榜中或以紅樓衆美比附青樓女子，或援紅樓“薄命司”册簿之

例，品評風月。如玉魫生（即王韜）《海陬冶游附録》載稱：

公之放書仙花榜後，則又有滬北詞史金釵册，乃曼陀羅

館詞客所定者也。倣紅樓夢正册、副册、又副册之例，凡取

三十有六人。〔４５〕

各式各樣的花榜，莫不以“活色生香，品題絶艷”爲衡量標

準，〔４６〕且看《海陬嘉話·戊子夏季花榜》前十人的品評：

第一人曰文波樓主姚蓉初，評云：入座留香，當筵顧

影，艷如桃李，爛比雲霞，以色勝。

第二人曰懺素庵主張素雲，評云：艷態迷離，神光離

合，豐肌雪膩，媚眼星攢，以態勝。

第三人曰小廣寒宫仙子陸月舫，評云：體比梅肥，氣同

蘭馥，端莊流麗，幽逸風流，以静勝。

第四人曰媚春樓主朱素蘭，評云：半面兜情，雙眉起

秀，明眸送媚，憨態消狂，以態勝。

第五人曰蘭苕館主吕翠蘭，評云：粉面呈妍，清矑流

盼，珠光四映，玉色遥參，以色勝。

第六人曰語紅樓主王月紅，評云：麗如月朗，妍比花

鮮，貌似珠圓，肌同玉潤，以色勝。

第七人曰韵珠樓主張善貞，評云：逸響凌雲，妍姿瘦

月，歌筵蕩氣，夢枕銷魂，以度勝。

第八人曰絳跗仙館主林黛玉，評云：蓄意纏綿，含情綿

邈，嫣然一笑，神在個中，以韵勝。

第九人曰湘春館主胡月娥，評云：粉裝玉琢，雪媚花

妍，鼻準堆瓊，眉峰横翠，以色勝。

第十人曰蘭語樓主李秀貞，評云：以貞存心，其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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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態濃意遠，語媚音嬌，以情勝。〔４７〕

除了陸月舫、張善貞、林黛玉、李秀貞各自以“静”、“度”、“韵”、

“情”勝，其餘皆以不無俗媚的“色”、“態”取勝。此外還有以

“艷”勝的環碧樓主楊翠芬，及以“媚”勝的飛雲閣主姚雪鴻。這

些做法既是對紅樓人物的模仿，亦是對紅樓人物文化品性的顛

覆，更甚或是强化了其間頹廢、濫情等頗具西方現代性風尚的因

素，用以醖釀了晚清中國式的世紀末情緒。〔４８〕

當時的報刊雜誌更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小報”興起後上海洋場的妓女大量以《紅樓夢》小説

人物稱號命名之巨大風潮……稍晚（甲午之戰後或戊戌變

法前後）出現的娱樂小報主導下的妓女文化，則已經使《紅

樓夢》的命名稱號成爲商品化的符碼表徵，透過與上海妓

業共謀的策略，變相助長報章媒體的銷售量，呈現了文化界

與媒體風尚背後商業邏輯的强大宰控。〔４９〕

這種現象，我們姑且稱之爲“紅樓青樓化”。上海紅樓青樓化的

主要推手，無疑是衆多活躍於上海報界的洋場才子，其代表性的

人物無疑是王韜及其學生鄒弢。〔５０〕尤其是與晚清女性紅樓題詠

有密切關係的鄒弢，表現最爲突出（見前述）。

三、 抒情方式及藝術形
態的纖柔俗媚化

　 　 晚清女性的紅樓題詠，由於其題詠對象與現實生活的先驗

疏離性，在題材内容方面幾乎没有現實生活的影子，然而由抒情

方式及藝術形態的日趨纖柔化、甚或俗媚化的表現，仍可體現出

其與當時社會日益趨向都市化、世俗化乃至青樓化相關聯的表

徵。换言之，抒情方式及藝術形態的日趨纖柔化、俗媚化，使閨

閣文化與都市文化乃至青樓文化得以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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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晚清女性紅樓題詠最爲突出的主題，〔５１〕鄭蘭孫所

作《讀紅樓夢前後傳奇戲題》二律即是題詠紅樓“情”之主題：

情長情短總情癡，飄緲紅樓事可知。漫把靈犀通密意，

空將鳳紙寫相思。緣深木石遭媒妒，雨冷瀟湘嘆病遲。莫

怪騷人心不死，文章做到返魂時。（其一）

詩思如蠶乙乙抽，分題賭韵共綢繆。美人有壽應無恨，

萱草蠲憂豈耐秋。淚盡未酬知遇感，天高難問别離由。紅

樓幾許關心夢，不是情深不解愁。（其二）

文詞的綺美，情感的纖柔，尤其是詩中所渲染的“情深”、

“情癡”，與對《紅樓夢》情到深處人癡迷的鄒弢的冶游經驗有異

曲同工之妙。鄒弢的老師王韜記載上海青樓文化的《海陬冶游

餘録》便有如下敘述：

吴琴仙詞史，最爲梁溪瀟湘館主人（引者按：即鄒弢）

所賞識，時偕賦秋生、侍顰生、柳影詞人，小讌其室中，往往

刻燭裁詩，聯吟達旦。琴仙每以所適匪人，淚痕常濕枕函，

屢欲與瀟湘館主訂終身約，以格於勢未果也。别後，琴仙以

小影一幅寄之，生情不能忘，每於花間燈下，酒熟香温時，輒

一展閲，惘然欲失，特題《蝶戀花》一闋於上云：“脉脉兜情

情暗許，便欲忘情，又把情勾起。數載纏綿何處寄，而今重

到榴花底。　 　 幾度悲來還自喜，有個人兒，添入心窩裏。

鏡約釵盟無限意，畫裙小記相思字。”〔５２〕

刻燭裁詩，聯吟達旦，小影寄情，相思題詞，儼然傳統才子佳人模

式；而《蝶戀花》詞的脉脉情意綿綿相思，與前引閨閣詩人紅樓

題詠的“情”主題抒發毫無二致。兩相比較，既可説是後者爲文

士冶游典雅化，亦可説是前者爲紅樓題詠青樓化。才子如此，佳

人亦然，且看黄協塤（１８５１—１９２４）《淞南夢影録》的描繪：

月卿校書，貌不逾中人，而頗解文墨。性格狷介，遇大

１８２晚清女性紅樓接受的社會學探討　



腹賈輒白眼視之。惟一二素心人讀畫談詩，終日不倦。與

梁溪瘦鶴詞人（引者按：亦即鄒弢）善，茶闌酒尾，相對忘

形。雖閨房之事，甚於畫眉，而鮮及於亂。月卿喜閲《紅樓

夢》傳奇，每當寶鼎香濃，繡簾風細，倚闌展卷，眠食俱忘。

讀至《葬花》、《聽曲》諸則，往往默坐無言，淚如霰集，亦多

情女子也。〔５３〕

可謂物以類聚，趣味相投，癡迷紅樓的鄒弢與喜閲紅樓的月卿當

同爲“素心人”，“讀畫談詩，終日不倦”，“茶闌酒尾，相對忘

形”，當爲二人交游生活紅樓化的情境；“寶鼎香濃，繡簾風細，

倚闌展卷，眠食俱忘”，乃至讀《葬花》、《聽曲》而“默坐無言，淚

如霰集”，書裏書外，多情女子月卿與芙蓉仙子黛玉已合二爲

一，可稱是青樓人物紅樓化的典型表現。

清代女性社會，普遍存在著崇佛奉道的風氣，〔５４〕因此，晚清

閨閣詩人紅樓題詠不乏將“幻”與“情”結合的作品，諸如：

即空即色，幻境荒唐人不識。恨海情天，黄土朱顔盡可

憐。　 　 韶華難駐，幾個聰明能覺悟？曲度雲屏，多少紅樓

夢未醒？（鄭蘭孫《减字木蘭花·宗友石囑題其友人畫紅

樓夢歌伶紈扇》）

欲補天何用。盡銷魂、紅樓深處，翠圍香擁。騃女癡兒

愁不醒，日日苦將情種。問誰個、是真情種？頑石有靈仙有

恨，只蠶絲燭淚三生共。勾却了，太虚夢。　 　 喁喁語向蒼

菭空。似依依玉釵頭上，桐花小鳳。黄土茜紗成語讖，消得

美人心痛。何處吊、薶香故塚。花落花開人不見，哭春風有

淚和花慟。花不語，淚如湧。（吴藻《乳燕飛·讀紅樓夢》）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誄難償恨，

真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端的誤聰明。從

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周綺《題紅樓夢十首·

晴雯死領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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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刹人間事渺茫，前生幻境認仙鄉。如何盡領芙蓉號，

不斷情緣反斷腸。（王阿玖《偶閲紅樓夢有詠·晴雯》）

王韜一段上海青樓軼事的記載，或可與上引晚清閨閣詩人

的紅樓題詠作品形成對話關係：

李巧玲，滬上章臺中翹楚也……豪於飲，一舉十觥，無

閨閣瑟縮態，時流極賞之。……聞其居常讀《紅樓夢》，自

比晴雯，則其憨態亦可想見已。嘗繪道裝小影，遍徵諸名士

題詠。《龍湫舊隱》二絶句，若惜之，若諷之，意在言外，旨

寓環中。其一云：“幻成色相更嬋娟，拈得牟尼一串圓。底

事塵心終未净，空教琴操學參禪。”其二云：“何似當年卞玉

京，賞音曾識鹿樵生。願卿彼岸回頭早，莫向花前誤定

情。”顧巧玲後卒歸優人黄月山，在滬開設大觀園。月山登

場演劇，而巧玲從旁觀之，自鳴得意。〔５５〕

雖然王韜所記二詩與《紅樓夢》無關，但其“幻”“情”交融

的文思與晚清閨閣詩人的紅樓題詠是一致的；而“常讀《紅樓

夢》”，“自比晴雯”，“開設大觀園”的做法，無疑就是上海青樓

女子日常生活的紅樓接受現象。

晚清上海青樓女子，多有襲用《紅樓夢》中人名者，最受歡

迎的名字爲“黛玉”。光緒年間上海名妓“四大金剛”之一就是

“林黛玉”，〔５６〕另外還有“蘇黛玉”、“陸黛玉”等。〔５７〕張春帆

（？—１９３５）描寫十里洋場文人狎妓的小説《九尾龜》主角之一

便稱林黛玉。鄒弢《海上塵天影》中的妓女林燕卿，亦以黛玉作

爲别號。俞達所著《青樓夢》，爲典型的紅樓青樓化的作品，其

中所列花榜即是用紅樓人物品評名妓，如第七回“品名花二生

逸致，奏妙技諸美才能”以黛玉品朱月素：“多愁多病，傾國傾

城，以玉爲骨，以花爲情。”〔５８〕在現實生活中，也有以詩品題青樓

黛玉者：“璧月飛瓊夢易寒，向人演説落花殘。紅樓重見瀟湘

女，合當紅妝季布看。”〔５９〕病愁孱弱，落英殘花，已然成爲《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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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林黛玉形象青樓化的標識。如光緒十二年（１８８６），湖北優

伶胡喜兒至滬，因“工愁善病，歌唇微動，便覺嬌喘如絲”，獲目

爲“此《石頭記》中病瀟湘也”。〔６０〕晚清閨閣詩人對《紅樓夢》中

林黛玉的題詠，亦莫不彰顯如此標識：

悵望殘英淚滿腮，一番收拾一低徊。（季蘭韵《佩珊夫

人以琅琊女史葬花詩見示命次原韵》其二）

花落紛紛，殘紅滿地無人管……背却斜陽，翠蛾愁斂。

（江瑛《燭影摇紅·題葬花圖》）

春盡枝頭泣老鶯，葬花人自具深情。（扈斯哈裏氏《閲

葬花詞有感》）

窗前悔種千竿竹，贏得斑斑漬淚痕。（徐畹蘭《偶書石

頭記後》其四）

灑淚瀟湘只自知，秋窗譜出雨風詞。（徐蕙《讀紅樓夢

傳奇感而有作》）

如花人泣葬花詩，腸斷春風獨立時。（王紉佩《閲紅樓

夢傳奇有作》其二）

可憐雙淚眼，空剩一孤身。（劉玉華《花朝讀紅樓夢説

部感林黛玉而作》）

這種以病愁孱弱爲標誌的形象，固然是晚清閨閣詩人對

《紅樓夢》人物林黛玉的普遍印象與認知，更是晚清閨閣詩人結

合自身的生活體驗所形塑的獨特形象，是她們人生 ／生命的一個

藝術投影或折射。

從整體上看，晚清女性紅樓題詠的創作形態，逐漸趨向於社

會化、世俗化；而事實上，由此也反映了晚清女性社會形態從傳

統閨閣文化的主流，分化出都市化甚或青樓化的支流。這麽一

個趨向，其實是當時《紅樓夢》接受文化的發展大勢。以上所展

示的種種生活 ／社會 ／情感 ／文學形態的表現，似乎是强化 ／放大

了《紅樓夢》的言情 ／虚幻元素、乃至頹廢 ／誨淫元素所致，或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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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了一種中國式的舊時代世紀末情緒，而其間亦不免醖釀

著某種新時代創世紀的潛在意藴。倘若從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角

度看，或許這也正是晚清文學（被壓抑的）的現代性在女性紅樓

題詠詩創作中的特殊體現。〔６１〕

四、 出版傳播渠道的變化

中國歷代出版業，大體上可歸類爲官刻、家刻、坊刻三種。

所謂官刻，以官方（包括中央朝廷與各級地方官府）主導、掌控，

其出版物大致以體現國家主流意識爲主，從盛清康乾時期的

《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明史》、《全唐詩》、《全金詩》

等，到晚清同光時期的《二十四史》、《二十二子》、《九通》、《廣

雅叢書》等，都是清代官刻本的代表作。家刻，也稱私刻，包括

個人、家族和家塾刻本，其出版物大致爲體現民間意識與家族文

化的書籍，衆多民間著述如《通志堂集》（納蘭性德家刻本）、《繡

屏緣》（李調元家刻本）、《水月情》（袁枚家刻本）等，清代閨閣

詩人的詩文著作也大都爲家刻本。坊刻，指坊間以編刻圖書并

經營書業的書坊所出版的書籍，坊刻有營利的目的（所謂坊賈

射利），所刻的書多爲社會所需要，迎合市場需求，涵括面廣泛，

包括科舉考試、家庭生活日用、醫經醫方類、儒家經典的注本、科

舉用書以及各類名家名作的選本、通俗文學讀物等。清代閨閣

詩人的作品，也有通過坊刻面世者，如袁枚編輯的《隨園女弟子

詩選》，便是清嘉慶、道光年間的坊刻本；蘇州書商胡孝思所編

《本朝名媛詩鈔》凡例中，更透露了作者多方徵尋稿源的舉措以

及基於商業盈利考量的版權意識：

四方名媛如不吝賜教、有瓊章見貽者，幸郵至蘇郡府學

前鳳池門胡抱一舍下，以便續刊……版藏凌雲閣，倘有翻

刻，千里必究！〔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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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上看，晚清閨閣詩人傳播紅樓題詠的渠道仍多爲傳統

家刻的專集或合集，諸如錢守璞的《紅樓曲》（五首）、《悟後有

作》、《閲石頭記詠瀟湘妃子》、《爲葉心香女史題寶琴折梅便

回》，刊載於其《繡佛樓詩稿》；吴藻的《乳燕飛·讀紅樓夢》刊載

於其《花簾詞》；沈善寶的《讀紅樓夢戲作》、《題葬花圖》（三

首）、《觀雜劇取其對偶者各成一絶·葬花》，刊載於其《鴻雪樓

詩初集》；鄭蘭孫的《讀紅樓夢前後傳奇戲題二律》、《减字木蘭

花·宗友石囑題其友人畫紅樓夢歌伶紈扇》，刊載於其《蓮因室

詩詞集》與《都梁香閣詩詞集》；孫采芙的《園菊初花清香可愛因

仿大觀園十二題制爲小詩和者許把酒持螯向花前一醉也·種

菊》及其家人的唱和詩，刊載於其《叢筆軒遺槁》；扈斯哈裏氏的

《閲葬花詞有感》與《觀紅樓夢有感》（五首），刊載於其《繡餘小

草》；周綺的《題紅樓夢十首及序》刊載於其《擘絨餘事》；江瑛的

《燭影摇紅·題葬花圖》刊載於其《緑月樓詞》；汪淑娟的《沁園

春·題石頭記》刊載於其《曇華詞》。這些作品的發表，無疑體

現著作者鮮明的個人色彩、强烈的個人意志，彰顯了明末清初以

來閨閣詩人個體獨立意識及地位得以確立與不斷强化。然而，

這種現象基本上只是在家族或同性群體中呈現，因此也就具有

了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乃至保守性。〔６３〕

然而，也有某些晚清閨閣詩人的紅樓題詠詩以“依附”形式

出現於男性文人所編撰的筆記小説中，如張秀端的《紅樓四詠》

收録於臨桂才子倪鴻（１８２８—？）的《桐陰清話》（同治十三年刊

本）；葛蕙生的《念奴嬌·題〈瀟湘侍立圖〉》與《秋夜閨感》及其

妹葛蘭生的《寄鄒弢》與《調鄒弢》，收録於鄒弢的《三借廬筆

談》（光緒七年刊本光緒十一年申報館坊刻本）；王阿玖的《偶閲

紅樓夢有詠》收録於邱菽園（１８７４—１９４１）的《菽園贅談》（光緒

二十三年刊本）。到了清末民初，徐蕙的《讀紅樓夢傳奇感而有

作》、劉玉華的《花朝讀紅樓夢説部感林黛玉而作》、徐鬟仙的

《紅樓夢餘詞》（六首）、王淑仙的《題林黛玉焚詩圖二律》、王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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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的《閲紅樓夢傳奇有作》（三首）、漱玉女史的《紅樓夢題詞》

等，則刊載於現代社會色彩頗爲鮮明的《香艷雜誌》、《月月小

説》、《女子世界》與《小説新報》等都市坊間出版物。

筆記小説内容龐雜，如《桐陰清話》、《三借廬筆談》與《菽園

贅談》的内容大致均包括詩文抄録、詩文評論，以及名人軼事、

女子事迹、趣察奇聞、地方風俗、古迹名勝、酒令謎語、文史考據

等史料性材料。可謂繁富龐雜，甚或編撰者不免有獵奇、獵艷的

意圖，此意圖在涉及《紅樓夢》時亦可見出。如倪鴻所編撰《桐

陰清話》，卷三收録林召棠（１７８６—１８７２）《紅樓夢百詠》一首，蓋

因“裁對工巧，亟爲録之”；卷四記録珠江畫舫女郎“手持湘妃竹

淡金面折疊扇一柄，蠅頭細書《紅樓夢》人名一，合《西厢記》曲

一句，詞意酷肖，真雅制也，録之以供同好……雖屬游戲，頗見匠

心”；卷六所載，“（咸豐時）侍郎桂星督學河南時出題亦多割裂，士

子逐題作詩嘲之云：‘……揀取明珠玉任况，依然一半是貪心。旁

人不曉題何處，多向紅樓夢裏尋。’（寶珠）”；卷七討論《紅樓夢》

版本，却是置於“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

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的道聽塗説背景；卷

八所録前述張秀端的《紅樓四詠》，則是産生於鹺商開詩社競賽鬥

詩的戲劇化故事。如此編撰意圖，有意無意地體現出頗爲鮮明的

都市社會化的讀者訴求乃至市場訴求，〔６４〕其間的女性紅樓題詠

也更難以體現鮮明的個性色彩及個人意志。

《香艷雜誌》、《月月小説》、《女子世界》與《小説新報》等都

市坊間出版物的情形也莫不如此。《香艷雜誌》１９１４ 年創刊於

上海，内容涉及歷史題畫詩抄、小説譯文、諧文詩文詞選、工藝和

游戲欄目，女伶月旦、花叢紀事、酒令燈謎等等。《月月小説》

１９０６ 年創刊於上海，主要刊載歷史小説、言情小説和外國小説，

所刊内容多屬描寫才子佳人或風花雪月，開鴛鴦蝴蝶派的先聲。

除小説作品外，亦載小説理論文章，兼及戲劇、彈詞、詩詞等。

《女子世界》１９０４ 年創刊於上海，欄目設置主要有：社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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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科學、實業、教育、譯林、圖畫、傳記、小説、記事、文苑等。

其後爲了促進婦女獨立自營，從第五期開始還加入科學、衛

生、實業等内容。《小説新報》１９１５ 年創刊於上海，設有小説、

傳奇、彈詞、筆記、艷牘、藝府、諧藪、花史、謎海、風俗、劇話、譯

叢等欄目，爲鴛鴦蝴蝶派期刊中出版時間較長、影響較大的大

型刊物之一。

從出版業發展史看，坊刻突破了家刻的時空局限，由個人—

家庭—家族延伸到社會；而具有現代性質的報刊雜誌，更進一步

擴大公衆參與的場域空間，由封閉狀態過渡到開放狀態，激化并

强化了其功能效應與影響效果。

這些刊物的經營者、作者與讀者多受過較好的教育，所刊發

的文學作品多爲以風花雪月爲題材的言情小説，崇尚文詞艷麗，

優美典雅，因而也多附刊文辭典雅優美的詩詞作品，晚清紅樓題

詠便是這個背景下的産物。而且，這些刊物的編纂者和參與者

有較爲强烈的現代化社會意識，甚至鼓吹革命，徐畹蘭《〈月月

小説〉題詞》可謂代表：

稗官漫説總荒唐，摘異搜奇各擅場。知否歐西能進步，

全憑一曲荔枝香。

文明我國尚胚胎，幸有文豪共騁才。欲藉生花三寸管，

夢中驚起睡獅來。

唤醒同胞志願奢，他年或免化蟲沙。狂瀾今日憑文挽，

此是批茶五月花。〔６５〕

然而，這種激進理念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多落實爲現實社會的具

體發展與改良，其經營策略也變更爲配合都市社會現代化而傾

向於市場商業性的考量，因此也就多（自覺或不自覺）“淪爲”徐

畹蘭所批評的“摘異搜奇各擅場”。此間刊發的女性紅樓題詠，

事實上也只是裹纏於都市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閨閣詩人某種古

典温情的回味。〔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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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比較傳統閨閣詩人家族及閨閣詩人群體小圈子而

言，都市社會化的讀者要求乃至市場要求，也促使晚清閨閣詩人

跟當代都市社會有了更爲直接、密切的接軌。因此，這些閨閣性

紅樓題詠從頗有獨立身份的家刻著作到依附文人著作乃至坊間

出版物，看似“倒退”，實質却是促使晚清閨閣詩人有了更多機

會進一步走進（男性）主流群體，走向近代社會。〔６７〕

另外，這類閨閣詩人紅樓題詠這種傳播渠道的轉移，事實上

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晚清時期的傳播出版界從傳統走向近代，

逐漸形成具有近代形態的新式傳播出版局面；〔６８〕而傳播出版業

新局面的出現，也正是當時中國都市現代化轉型的一個表

徵，〔６９〕這種變革與轉型的因素也因此貫穿和滲透於從閨閣小衆

走向都市大衆的晚清女性紅樓題詠詩創作。

五、 結　 　 語

社會中的各種生活實態是社會學研究的重心。社會學研究

既注重描述現况，也不忽略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社會學的

研究對象範圍廣泛，從個人及群體日常生活的互動關係，到社會

趨勢及潮流、家庭、城市、市場、文化、媒體等都是社會學研究的

對象。這些研究對象的共同點是一些具有社會性的社會事實，

而這些社會事實雖然外在於個人，却對個人的行爲與意識有著

深刻影響。〔７０〕本文對晚清女性紅樓題詠的研究，便是著重在社

會學範疇所進行的拓延展開與深入探討。

晚清女性紅樓題詠是對傳統文化昔日輝煌的沉湎，在内容題

材方面，體現出在社會轉型之際固守 ／延續傳統文化的企圖；然

而，在時代 ／社會激烈變化、中西文化交衝碰撞的過程中，晚清女

性的生活環境及生活方式，已必不可免地攙入了不同程度的現代

性因素。這些現代性因素也已融入晚清女性紅樓題詠創作活動

乃至傳播及影響的整個過程。因此，對晚清女性紅樓題詠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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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不能局限於其内容題材，還須觀照其創作活動及傳播方式；不

能局限於探究其美學價值，還須進一步發掘其社會範疇意義。

從内部的文學形態（題材内容等）看，晚清女性紅樓題詠更

多是延續保留著傳統的因素與特點，但在抒情方式、審美趣味方

面，却也體現出與社會時代發展同步或交集的迹象；從外部的社

會形態（生活與傳播等）看，晚清女性紅樓題詠則呈現更多社會

現代性的表徵與標識。外部形態的現代超前性與内部形態的傳

統滯後性，構成一組既相互抵牾又密切勾連的對話關係。這組

對話關係，看似不甚協調，却透現了社會範疇意義的張力誘

惑———晚清女性在社會 ／時代轉型中的糾結與蛻變。换言之，這

些紅樓題詠，是身懷沉重歷史傳統却也面臨當代社會新風的晚

清女性，在新舊時代嬗遞轉型的大舞臺上，所呈現的交雜著華麗

古典色彩與炫目現代光環的集體亮相。

事實上，晚清女性紅樓題詠是在動態發展的社會歷史場域

時空下，對《紅樓夢》所進行的社會文化詮釋與再創作。更廣泛

地説，晚清女性包括紅樓題詠在内的紅樓接受（涵括紅樓續書、

戲劇、繪畫），不僅是晚清女性對於《紅樓夢》接受的文本體現，

還更是再造了一個具有性别意涵而又豐富多彩且複雜多樣的歷

史 ／社會 ／文化語境。從其與外部的聯繫看，晚清女性的紅樓接

受與主流（男性）社會的紅樓接受密切相關，無論是理解、詮釋、

批評，乃至再度創作，皆可在不同程度上與主流（男性）社會的

紅樓接受形成對話互動關係。從其内部相互關聯性看，晚清女

性的紅樓接受諸多方面的表現，亦形成各具相對獨立性却也具

有密切内在聯繫的勢態。據此可説，晚清女性的紅樓接受，不僅

體現紅樓接受的文學和學術意義，還更體現了當下現實的社會

文化意義。概言之，晚清女性的紅樓接受廣泛影響了當時女性

社會文化的各方面，尤其是都市現代性的建構、發展與演進。

（作者：臺灣“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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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１ 〕　 晚清女性的紅樓接受的類型以題詠爲主要表現形式，此外還有續書、戲曲、

繪圖等。女性紅樓續書惟有顧太清的《紅樓夢影》存留至今；戲曲只存吴蘭

徵根據《紅樓夢》改編的傳奇戲《絳蘅秋》；繪圖則有徐寶篆的《紅樓夢人物

畫》３２ 幅，及其受業女弟子黄鈺摹改《紅樓夢畫册》十二幅。限於篇幅，本文

所討論的晚清女性紅樓接受，不涉及續書、戲曲、繪圖等類型。然而，本文的

討論又不局限於題詠的文本創作，還涵括了相關的社會、時代等諸多因素，

呈現爲更大範疇的“紅樓接受”語境（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 〕　 基於文學創作的歷史慣性與因襲性，本文討論的作品下延至整個 １９１０ 年代。

所引用閨閣詩人的題詠作品，除特别注明外，皆出自一粟編：《紅樓夢研究資

料彙編》下册（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８ 年）。

〔３ 〕　 鄒弢的紅粉知己葛蕙生更認爲《春江燈市録》實是承續秦淮風月名作《板橋

雜記》的地位和價值：“刻翠裁紅一卷成，目迷五色記難清。板橋畫舫同傳

作，大筆如椽寫艷情。”（鄒弢：《春江燈市録》，上海，二石軒刊印，１８８４ 年，

頁 ３）

〔４ 〕　 《紅樓夢資料彙編》下册，頁 ３８８。

〔５ 〕　 參看方迎九：《文學性與新聞性的消長———早期〈申報〉文人圈研究》（北京：

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２００２ 年），頁 ５４。

〔６ 〕　 《紅樓夢資料彙編》下册，頁 ３８８，“賦秋詞”條。

〔７ 〕　 轉引自樂於時：《瀟湘生與瀟湘侍者》，《紅樓夢學刊》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頁 １７１。

〔８ 〕　 俞達：《題〈瀟湘侍立圖〉》，《申報》１８８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９ 〕　 《紅樓夢資料彙編》下册，頁 ３８７，“詩餘雙璧”條。

〔１０〕　 鄒弢：《三借廬筆談》，光緒七年刊本，卷 ３，“瘦紅館”條。

〔１１〕　 《三借廬筆談》，光緒七年刊本，卷 ３，“瘦紅館”條。

〔１２〕　 《紅樓夢資料彙編》下册，頁 ３８９，“問花樓”條。

〔１３〕　 轉引自周汝昌：《紅樓夢新證》（上海：三聯書店，２００８ 年），頁 １０９７。

〔１４〕　 祝春亭：《一口通商前後廣州十三行傳教士與西學東漸》，《江西教育學院學

報》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頁 ９９—１０２；許檀：《乾隆、道光年間的北洋貿易與上海的

崛起》，《學術月刊》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頁 １４７—１５４。

〔１５〕　 １８４２ 年因鴉片戰争而簽訂的《南京條約》，迫使中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厦

門、廣州、福州，寧波及上海，容許歐洲人在此經商及居住，同時割讓香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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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１６〕　 《番禺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７ 年），卷 ６，頁 ５。

〔１７〕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６。

〔１８〕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６。

〔１９〕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８。

〔２０〕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６。

〔２１〕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１０。

〔２２〕　 《番禺縣誌》，卷 ６，頁 １２—１３。

〔２３〕　 倪鴻：《桐蔭清話》，同治十三年甲戌（１８７４）秋重刊本，卷 ８，頁 １４—１５。

〔２４〕　 《衍波詞》，嘉慶十二年刊本，卷 ２。引自《紅樓夢資料彙編》下册，頁 ４３４。

〔２５〕　 森槐南三十歲時，即明治二十五年（１８９２）四月，翻譯《紅樓夢》第一回“楔

子”在《城南評論》第 １ 卷第 ２ 號上發表，同年十一月，其紅學論文代表作《紅

樓夢評論》在《早稻田文學》第 ２７ 號問世，由此奠定了他在日本紅學界的領

袖地位。然而，早在他年僅十六歲時即作紅樓題詠《讀紅樓夢詠尤二姐》、

《紅樓夢·黛玉泣殘紅》二詩，兩年後，於明治十三年（１８８０）六月在《新文

詩》别集第 １０ 集發表《題紅樓夢後》七律四首；明治二十四年（１８９１），森槐南

二十八歲時，則創作了《賀新凉·讀〈紅樓夢〉用孫苕玉女史韵》。森槐南這

些題詠紅樓的詩詞，主旨莫不集中於寶黛愛情悲劇，尤其對黛玉的不幸遭遇

寄寓了深深的同情。參看王人恩：《森槐南的題〈紅樓夢〉詩詞———森槐南

與〈紅樓夢〉補論（之二）》，《紅樓夢學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 輯，頁 ２８５—２９８。

〔２６〕　 引自《槐南集》卷 ２８（東京：文會堂書店，明治四十五年三月），頁 ２１。

〔２７〕　 吕文翠：《海上傾城：上海文學與文化的轉異（１８４９—１９０８）》（臺北：麥田出

版，２００９ 年）。

〔２８〕　 黄益軍、魏向東：《從〈申報〉看晚清上海人的娱樂生活及其特徵（１８７２—

１９１１）》，《蘇州大學學報》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頁 ９３—９６。

〔２９〕　 王書奴：《中國倡妓史》（上海：上海書店，１９９２ 年），頁 ２９６。

〔３０〕　 俱見王韜：《瀛壖雜誌》，清光緒元年（１８７５）刊印，卷 ６，頁 ７ 上—７ 下。

〔３１〕　 《瀛壖雜誌》，卷 ６，頁 １ 下。

〔３２〕　 李歐梵：《晚清文化、文學與現代性》，《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録》叢書編委會

《中國大學學術講演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頁 ２５６。

〔３３〕　 李楠：《從晚清民國上海小報看都市文化》，《博覽群書》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２ 期，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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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１１０。

〔３４〕　 吕文翠：《城市記憶與在地意識———談晚清上海冶游文學》，危令敦、樊善

標、黄念欣主編：《墨痕深處———文學、歷史、記憶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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